
 

 

凌禁時刻 

唉呀！頭好痛，又是個討厭的星期一。 

時間是六點五十九，明明已經醒了，心卻沉重得起不來，算了！能多待一秒

就多待一秒。 

起床洗漱、吃早餐，媽媽： 

「明明早就起來了！怎麼不早點起來準備呢？女生應該開心點才會可愛

啊！」 

我心想：「怎麼開心得起來……」，拖著宛如鐵塊一樣重的雙腳，滿是不甘願

的心情，出發了。 

到了學校，今天是進來此處第幾天啊？記得好像是第二個月，也過一個半月

了，怎麼還是沒什麼進展？ 

在座位上等待，過了許久，眼看下課鐘聲即將響起，起身去走廊準備迎接「新

人」。 

顫抖的手握緊「勇氣」，又來到這個熟悉的時刻。 

一位戴著眼鏡看起來像書呆子的男生，從走廊盡頭的大門衝進來，他將所有

恐懼寫在臉上。 

一邊跑一邊大喊著： 

「救我！啊！我要死了。」 

我顫抖的手在這一刻，停下了，我朝著與他反方向衝去，手握緊「勇氣」朝

他的方向揮去，他說：「欸！怎麼你也……難道你也是和牠們一夥的？」 

我沒回話繼續動作…… 

牠對眼鏡男說道： 

「欸！書呆子，作業幫我寫了沒有？考試的小抄準備好了嗎？沒做的話，放

學你就完了！」 

我一邊揮舞著「勇氣」抵擋牠的攻擊，一邊對牠說道： 

「你就是忌妒他的課業比你好吧？把對別人的忌妒轉變成欺負他人的理

由，這是正確的嗎？」 

牠一下子變小了很多，我趁著牠還沒有反抗能力，用「勇氣」解決了牠。 

眼鏡男冷靜下來說道： 

「抱歉，剛剛誤會你，我叫陳世張，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凌雲，不用謝！」 

眼鏡男：「這邊是……？」 

我開始講解道： 

「我這邊目前還沒搞清楚出去的方法，先講已經知道的情報。 

這邊只有我們而已，這裡是一個分不清現實還是虛幻的地方，不會有道理可

言，你做好覺悟吧！」 

 



 

 

看著一旁已經被消滅的「牠」慢慢消散，我喘口氣之後說道： 

「休息夠了就起來吧！我要去跟林希惠會合。」 

陳世張疑惑地問： 

「你的同伴喔？我還以為你是自己一個人，等等！妳是女生為什麼頭髮那麼

短？為什麼這邊感覺只有我們，沒有其他人？」 

「大家對我第一印象就是不男不女，都會評斷我是人妖，還覺得我有傳染病

之類的，大家都是以看熱鬧的心情在看待這件事，即使這些謠言很假，卻沒人刻

意識破，倒是你不害怕我嗎？」 

她為什麼會來到這個地方？並救了我，只記得當時被幾個同學踹，驚恐的我

閉上眼睛，就在幾乎要放棄生存意志時，突然世界變得寂靜，映入眼簾的是一個

新的地方，由於周圍變化太快，我還沒反應過來，只記得身體自己動起來，回過

神來，她就救了我，不然我可能成了盤中飧。 

於是心中只有一個念頭：「總之！先跟著她，免得又被追殺。」 

林希惠：「你來啦！凌雲，還帶著一個『新人』？走吧！上課時間快到了。」 

「林希惠」只有面對我的時候，看起來天不怕地不怕，實際上的她卻怕東怕

西，連家人出去買菜一下，她都要打電話叫我跟她講話，不然她不安心，卻又常

常假裝自己很強地說：「凌雲！你不會不敢做吧？怎麼那麼膽小呢？」。 

「上課時間快到了？什麼情況？」 

「到了上課時間，『牠們』就會比較安分，因為有老師在，這點常識應該不

難理解啊？」 

希惠裝成一副大人模樣說： 

「這位新人還沒搞清楚狀況，你放心吧！我們已經完全了解情況了，總之你

要先跟我們一起行動。」 

「等一下！我們還沒完全搞清楚，不要亂講。」 

「你就不能裝一下嗎？至少顯得我們比較強。」 

 

隔日，我一邊展示「勇氣」，一邊說道： 

「世張，你進來這邊有段時間了，可以適應了吧？，你就先從實戰中學習吧，

擊敗它需要使用我們手中的『勇氣』。勇氣是我們的武器，顧名思義就是勇氣的

『實體化』，好比說我的形狀是一支巨型手電筒，蓋子延伸出來像是斧頭一樣，

至於你的是什麼形狀，實戰就知道了。」 

「蛤！實戰！等……等一下！」 

希惠把世張從教室門口推出去，不耐煩地說道： 

「做就對了啦！」 

我看著世張驚恐的臉，在下課鐘聲響的那刻，我被拉進回憶之中…… 

當時一群人圍在我身邊，批評我的長相，說我是怪物生出來的孩子，其中最

常欺負我的人，笑著對我說： 

「怪物小孩，能讓你坐我旁邊，就應該感謝我了，別人都不想跟你坐，很渴



 

 

吧？給你呵！哈哈哈哈！」 

說著就一邊把飲料澆在我頭上。 

我跑到廁所清洗頭髮，這是什麼口味？應該是葡萄口味吧，抬頭看著鏡子中

的我，那眼神中透露出的不是希望、不是憤怒、不是傷心，只有如黑洞般空虛的

心靈。淋在我頭上的葡萄汁，在我耳邊發出訕笑我的聲音，吹熄了氣若游絲的火

苗，吹熄了最後的求生意志，算了！只想閉上眼睛，什麼都不要去想…… 

下課鐘響，突然進到這邊的我，只有滿滿的疑惑，而資訊量超載的我，傻傻

地站在走廊，直到牠被那位學姊打倒，才反應過來。 

雖然相處時間不長，但她教我如何使用「勇氣」，更重要的是，她的溫柔讓

我重新燃起活下去的戰鬥意志。 

「你這樣不行喔！雖然只相處一個月，但你很勇敢，已經可以自己生存了，

從一開始那個眼神空洞，到現在變成有精神又可愛的女孩，我就可以放心地走

了。」 

心裡明明只想抓緊她，不讓她走，我卻站在那裡呆若木雞。 

「你要去哪裡？你要離開我？」 

她笑著對我說： 

「我要轉學了，去其他學校幫助『新人』，一定捨不得吧？不過你還真特別，

不會哭鬧著叫我不要走，但這樣也讓我更安心了。」 

她出發時，我對她大喊： 

「欸！我們還不知道對方的名字。」 

她也對我大喊 

「哈哈！我都忘了這件事，太專注於訓練你了，不然這樣吧，等我們都出去，

再好好一起玩吧！面對他們要勇敢說出你自己的想法喔！」 

隨著聲音逐漸變小…… 

「欸欸！你恍神啦，難得你會這樣，走吧，世張已經會用『勇氣』了，我們

快去吃飯，我快餓死了。」 

我看著世張手上的巨型粉筆，沒有說話…… 

希惠又笑著對世張說： 

「你不錯嘛！學得很快，兩個禮拜就會了，凌雲學了整整一個月喔！」 

我提醒道： 

「快下課了，趕快回家，明天我們要一起清除小的『牠們』，免得新人進來

時太棘手。」 

 

一大清早就被世張、希惠的叫聲吵醒。唉呀！吵死了。 

「凌雲！妳不跟同學一起去學校嗎？快點下來喔！」 

媽媽很驚訝又感動的說道： 

「凌雲！那是你朋友嗎？他們在等妳，趕快囉！真難得會有朋友來找你。」 

我不耐煩地嘆了口氣，吃完早餐就準備上路了。 



 

 

「怎麼會突然要一起上學，我只想低調，而且別人看來，我們只是一群好欺

負的傢伙。」 

「跟朋友一起上學有什麼不好的，不過好欺負是事實就對了……」 

因為要開始清除所謂的「牠們」，內心開始有了波動，將我要勇敢面對牠們

的心情，轉化成勇氣，經由全身集中心志形成我的斧頭。 

而平常大膽的希惠，又開始縮在旁邊瑟瑟發抖，不過我不意外就是了。 

下課鐘響，世張緊張地站在我旁邊，手握緊「勇氣」。 

只見牠們從校門口衝出來，模樣醜陋至極，白色矮小的身軀，絲毫不影響牠

身上散發出的恐懼，每個都戴著校帽，並且咧嘴狂笑地衝向我們。 

世張害怕得說道： 

「欸！也太多了吧！之前實戰也沒那麼多隻吧，對吧！沒那麼多隻的啊！」 

「再可怕也要動起來，不要像希惠一樣，這點程度死不了。」 

隨著牠們以怪異的跑步姿勢前進，牠們的聲音也越來越明顯。 

「欸欸！好好笑喔！」 

「你看你看！等一下又要找老師了！」 

「我們不要靠近，等等也會被一起欺負！」 

「你看！不男不女的。」 

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話，隨著時間慢慢地，一點一滴地累積。旁觀者的鄙視、

旁觀者的批評、旁觀者的毫無作為，讓一顆曾經純淨透明的心，變得不再閃閃發

亮。 

想到這邊，我因緊張而顫抖的手停下了，沒有一絲雜念向牠們衝去…… 

清理完「牠們」，身體累得不想動，心情異常沉重，世張也累得癱倒在旁邊，

希惠一樣蹲在旁。回家吧，今天真的太累了。 

 

「我本來就長這樣也有錯嗎？長相不能自己決定的啊！如果因為長得比較

漂亮就得被欺負，我倒寧願自己是個醜八怪。每次這樣問自己，淚水撲簌簌地淌

下。她們自己不敢去跟他聊天，卻怪我可以跟他聊得很開心，放學時她們還把書

包丟在我身上，為什麼不能是別人長得好看一點？為什麼不能是她們自己去找

他？為什麼我就是不敢去跟老師講？」 

希惠如果不看個性，的確是一個人人喜歡的女孩，正是因為被學校所有女生

公認的「帥哥」喜歡，那些女生便把錯怪到希惠身上，甚至開始欺負她，希會因

為膽小的個性，從來都不敢去跟老師講。 

還記得當時我常常站得遠遠地，沉默無語地看著她被欺負，卻不敢靠近，免

得被同學找藉口嘲笑我的性別，然後再度被欺負。 

 

我躺在床上回想今天老師說的，明天隔壁班會有轉學生，聽說她是因為爸爸

長期家暴，才轉學過來，也就是說明天又要跟希惠一起去接「新人」，應該會順

利吧！算了，多想浪費體力，睡覺吧！ 



 

 

 

嗶嗶嗶！鬧鐘聲把我吵醒，今天是第三個月了吧！世張、希惠已經在樓下等

我一起上學，要我說多少遍，我不想引起別人注意，如今看來，我想低調都不行

了。 

收拾今天上課會用到的書，嘆了口氣並說道： 

「轉學生進來一個月了吧！雖然她被政府保護著不能跟爸爸見面，不過她好

像內心還是沒法放過自己，今天會比較難喔！『新人』的爸爸長期施暴，所以心

理層面的壓力很大，『牠』可能很難對付。」 

「不是吧！我好不容易在這邊生存兩個月了，這樣我們不就可能會一起被拖

下水？」 

我沒有回話，繼續走向學校，因為我自己也很緊張。第一次接「新人」，是

接世張，他的心理陰影可能還沒完全呈現，所以牠暫時比較好解決，但這次就很

棘手了，因為完全成形的「牠」，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對付，更何況世張或希惠。 

 

又再次來到這個熟悉的時刻，下課鐘響起，「新人」從校門走進來，她沒有

奔跑，只是靜靜地走進來，看見她背後的「牠」從陰暗的影子中走出，型狀怪異，

下半身是八隻章魚腳，上半身明顯是一個標準醉漢的穿搭，白色內衣、手上拿著

喝了一半的酒瓶，牠體型占滿了走廊的寬度，強烈的壓迫感排山倒海襲捲而來。 

牠走路搖搖晃晃地破口大罵道： 

「妳最好快點給我滾回來！好大的狗膽，你又要去哪裡幹嘛！昀靜玲！」 

「就是因為你的學費才會搞垮我們家，還不回來！我要打人了喔！」 

原來她叫昀靜玲，她似乎沒有要回頭的意思，臉上沒有表情，眼睛不停流淚，

從牠口中講的話可以推測出，似乎是因為要繳學費的關係，導致她爸爸壓力過

大，便藉由喝酒來紓壓，卻又因情緒控管不好才對家人施暴。 

我跟世張分別躲在走廊兩旁的柱子後面，準備迎戰，這次會成功嗎？能順利

接到新人嗎？會活著嗎？…… 

煩死了！怎麼會想那麼多？跟平常的我真不像，但該做的還是得做。顫抖的

手在這一刻停了下來，向前衝去，只是這次與想像中完全不同，迎面而來的是章

魚靈活狡詐的觸手，把我硬生生地壓制在牆上，一起衝出的世張也同樣地被壓在

牆上，昀靜玲完全沒掙扎地被牠用觸手捲起，並且往頂樓攀升。 

怎麼回事！用盡力氣掙扎，觸手卻絲毫不為所動，剎那間觸手一鬆，頓感不

妙，衝向頂樓，看見牠已經慢慢消散。 

我心想： 

「是誰？是誰打倒牠的？昀靜玲呢？」 

聯想到一切，從樓上往下看，只看見一個人躺在血泊中，變成不會動的屍體，

面對生離死別，我異常冷靜，或許是刻意避開思考，整個人呆滯在巨大烏雲的迷

眩中…… 

世張痛聲大哭道： 



 

 

「我們明明可以救到她的！近在咫尺，為什麼就偏偏是我們幾個被欺負？為

什麼我們總是被同學看不順眼？為什麼救不到昀靜玲？」 

希惠也在旁啜泣道： 

「不要！我不要變成這樣！凌雲，我們出得去對吧？我不想永遠困在這邊

啊！」 

聽到希惠這樣說，我抬頭仰望天空又哭又笑，已經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了。 

隔天老師沉重地說： 

「昨天的事非常遺憾，相信大家都已經知道了，後續的話，學校會做班級心

理輔導，以及全校性的輔導宣導。請同學們切記珍惜生命。有什麼事要勇敢說出

來，絕對不要自己悶在心裡。」 

當然！老師會努力宣導，但有時候想要講出來，卻非常難，明明希望自己可

以講出口，卻又不知為何而退縮了。 

經過這件事，心情越加沉重，總感覺什麼不好的事情要發生了，開始懷疑自

己到底能不能抵抗牠們。我們其實都想跟大家好好相處，卻沒辦法，每次被關心，

我卻一再選擇逃避，完全不想去思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其實只是給自己找一

個避免思考的藉口罷了。 

 

再次被鬧鐘吵醒，床怎麼是硬的？我怎麼會在學校醒來？ 

周遭的氣氛開始越發混亂，我奔向操場，牠高大的身軀豎立在操場中央，準

備上前迎戰時，手機響起。 

「喂！凌雲妳在哪？我跟世張分別被困在家門口、上學的路上，真的好害

怕……」 

「怎麼回事？妳得要撐著喔！我一定會趕過去搭救妳的。」 

這就是最後一次了嗎？還沒準備好就遇到了，不管了！我得趕快去救她，奮

鬥吧！隨即上前奮力迎戰。 

牠高聳的身軀，宛如一棟大廈，我完全被籠罩在牠的影子底下，形狀怪異，

穿著類似太空服，藤蔓般的頭髮垂到地上。 

對我咆哮道： 

「又是妳！上次葡萄汁好喝嗎？哈—哈—哈—……」 

我的手顫抖著，內心被恐懼支配，向牠衝去，還沒靠近就被長長的頭髮絆倒，

並纏住動彈不得。 

「怎麼了？怪物小孩，為什麼不動了？妳要找媽媽了喔？」 

我試圖掙脫，邊對牠說： 

「妳怎麼那麼難纏！妳一定要這樣嗎？」 

我又再次陷入回憶中，那些被同學欺負的回憶，如驚濤駭浪湧入腦海，這是

人生跑馬燈嗎？為什麼偏偏到了這一刻卻還在害怕？ 

我回憶起以前那些被欺負的畫面，那些讓我害怕得不敢回憶的東西，全部浮

現出來，好想放棄…… 



 

 

不對！希惠、世張也還在戰鬥，再次握緊手，「勇氣」還抓得到，還抓得到

就絕對不能輕易放開。 

掙脫束縛向牠衝去，手抖得很厲害，再次被抓住，再次用力掙脫，被抓住，

用力掙脫，抓住，掙脫…… 

「好麻煩啊！妳本就應該地乖乖被欺負，不要抵抗啦！」 

我對牠大聲說： 

「我會一直重新站起來，直到妳不敢再欺侮我為止。」 

我用盡全力朝牠揮去，牠肚子中間裂開一到縫，裂縫中透出陽光，影子底下

的陽光顯得格外刺眼，牠，終於倒下…… 

要去救她，拖著疲憊的身體準備離開，卻不由自主地癱軟在地。 

「妳要去哪？哈哈！妳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我不是已經解決牠了嗎？我真的就只能這樣了嗎？ 

牠從太空服裝中鑽出，用細長的手將我抓起，又是那個奚落我的邪惡笑容，

心想乾脆就這樣被抓走算了，心力交瘁的我絲毫沒有抵抗…… 

「不抵抗了？最後妳還是輸給我，哈—哈—哈！」 

眼看就要喪命之時，一道強光閃過，我的手電筒亮起了，牠的眼睛被刺激得

無法張開。 

我對她大吼道： 

「我只是頭髮短了點的女生，我從不會抱怨為什麼只有我，也不會因為任何

簡單的理由輕易去評斷別人，我再也不會讓妳欺負我了，決定遇到困難要堅強再

次站起來，我！不再是以前的我，我是一個有自信的人，我要喜歡我自己。」 

希惠、世張也在等我，那位學姊也是，今天！就是今天！我要為自己再勇敢

一次！ 

「我叫凌雲！」 

「請多多指教！」 

那一刻手停止顫抖。 

牠徹徹底底地倒下…… 

 

我用「勇氣」撐起，一步一步趕到希惠家門前，無力的癱倒在地，發現世張

也累倒得在旁邊坐著喘息，看見希惠正拿著「勇氣」，卻不敢上前戰鬥。 

我趕到了，那句「我會來救妳。」我的確趕到了，我要奮鬥，希惠自己沒辦

法…… 

此時希惠看見凌雲用「勇氣」一拐一拐地走來。 

我聽見凌雲氣喘噓噓地說著：「我來救你了」，卻無力的倒在一旁，凌雲打敗

牠了，我卻沒有，我想和她一樣面對現實，恐懼卻如釘子般，把我的腳釘在地上，

無法動彈。 

牠：「唉喲！只會討人愛的美女，加上不男不女的怪人，簡直就是自動送上

門來想被我欺負的嘛，真棒啊！」 



 

 

「希……希惠！戰鬥！難道你想繼續被欺負嗎？」 

「世張也在戰鬥，那位學姊也在戰鬥，大家都在戰鬥，在世界上的其他角落，

也還有許多人正在努力地奮鬥著，只要還有意識，永遠都不要放棄。」 

「勇……敢起來……起來。」 

我再次用「勇氣」撐起，即使身體超負荷，即使可能喪命，用盡全力大吼，

緊跟希惠一起衝向牠…… 

 

我張開眼睛，輔導老師關心問道： 

「凌雲！凌雲！你還好嗎？」 

「嗯！還好，謝謝老師。」 

當時的輔導老師，顯得格外神秘，但與其說是輔導老師，不如說是催眠師，

不過那些都不重要了，我終於學會面對同學了。 

我站起身準備離開輔導室，老師對我說道： 

「妳把牠們都解決了嗎？」 

我笑了！好久沒這樣毫無負擔地笑，最純粹地笑了…… 

我對老師說道： 

「對！」 

希惠、世張在外面對我招手，我微笑著起身，走出輔導室。 

希惠：「凌雲妳哪有不男不女？明明就很可愛！」 

世張：「哈哈哈！」 

我們忍不住一起笑，最純真地笑了。 

「你們都還好吧？這件事說了也沒人會信，就當是我們幾個的秘密吧！」 

「我們一起去找那位學姊吧！我也很好奇她叫什麼名子，我要好好感謝幫助

過我的人，我們作到了。」 

太陽奮力掙扎地從黑壓壓的雲霧縫隙間，對我們露出和煦的笑臉。沒錯！正

是這樣，烏雲終究會過去，陽光會再度降臨大地…… 

開始回憶起老師對我說的話： 

「現在開始，想像他們欺負妳，來自妳心裡的恐懼，變成牠，戰勝恐懼，妳

會進入這個世界，拿出用勇氣與牠對抗吧！」 

「閉上眼睛」 

「現在」 

「開始……」 


